
第 五 章

谅山城意外顺利的收复，既给胜利者带来无比的喜悦，也把一个难题提前摆到他们的面前：

下一步怎样行动？是集中兵力向一路追击，抑或是分兵两路追击？无论是合兵或是分兵，数万

大军在行进中如何协调行动，以免被法军各个击破？尤其重要的，是追击法军将到何处为止，

北宁？河内？顺化？西贡？对于这些问题，冯子材、苏元春虽然召集诸将议论了半天，终因事

关重大，需请示当时尚在后路的潘鼎新才能决定。结果，只由冯子材派把总梁有才管带后军左

营，都司冯绍珠管带后军右营，顺着郎甲方向追击而去，以都司刘积瑶管带的前军左营为接应；

苏元春则派陈嘉率本部兵马顺着船头方向追击下去，而以王德榜的楚军为接应。其余各军则仍

驻谅山待命。

大雨过后，天色放晴，灿烂的阳光扫除了天空的阴霾，晒干了地上的水渍，空气清新。城

外，草木青翠，春花怒放，连在大雨时汹涌浑浊的淇江，也变得纯净碧澄，缓缓地向前流淌。

经过连日的操劳辛苦，冯子材也感到有些疲劳了，他由两个儿子和亲兵陪伴，顺着淇江慢

慢散步。远处，一群萃军将士闹闹嚷嚷地下河洗澡。是呀！将士在关前隘苦战几天，进军凉山

又遭遇大雨，浑身衣服湿了又于，干了又湿，并溅上不少泥浆，一直没有机会好好洗涤。现在

松弛下来，这些生长在海边，习惯天天洗澡换衣的人，面对清澈碧透的河水，怎能不浑身发躁，

皮肉发痒，脱掉衣服好好下河痛快地洗一洗呢？看到这番热闹情景，冯相荣和冯相华忍不住了，

也嚷着要下河，冯子材干脆叫亲兵们也一起下去乐一乐，自己则在河边捧水洗净了脸颊和手脚，

找了一块荫凉地方坐下，含笑地看他们戏水。

冯相荣和冯相华自小水性就很好，但因冯子材军务繁忙，很少带他们去游水，现在老父就

在岸上望着，二人免不了想显露一下。开始，他俩还只是拘谨地在河边互相泼水，渐渐兴起，

就像两条水中蛟龙一样，时而像蝴蝶一样起劲扑水，时而像青蛙一样舒缓慢游，末了，还互相

追逐起来，弄得水花四溅，有时看到对方追逐太急，还一个猛子扎到水下，潜游到对方背后，

反客为主地发起攻击。

突然，刚潜入水的冯相华从水中冒出来，一只手打水，一只手捂着脑袋“哎哟、哎哟”地

叫痛。冯相荣赶紧游过来扶着他，关切地问：“怎么啦？”

冯相华指着水下，扫兴地说：“我给一件硬东西碰了一下，痛得要命！”

冯相荣笑了：“是不是碰到石头了，还说你水性好呢？”

冯相华摇摇头：“不像是石头，倒像是一根管子。”

冯相荣诧异了：“河里哪来的管子？我下去看看。”说完，他屏住气，在冯相华浮起的地方，

慢慢地潜下去。冯相华也忘记了疼痛，瞪大眼睛盯着他潜下去的水面。不一会，冯相荣就浮出

水面，他一面用手抹着流淌在脸上的水珠，一面兴奋地说：“好像是一条炮管！”

“是吗？”冯相华被这个消息惊住了，只说了一句，“让我再下去看看。”说完，深深地吸

了口气，又潜了下去。等他再冒出水面，就马上用兴奋得变了调的声音大喊：“是一门炮！是

一门炮！”



听到冯相华的叫声，冯子材忙站起来，向兄弟俩大声问：“什么事？”

两兄弟也大声回答：“父帅，水下有一门大炮，可能是法军丢下的！”

听到这样说，冯子材不禁双手用力一拍说：“我怎么没想到法军会把搬不走的东西丢到水

里呢？”他大声招呼在另一处游泳的亲兵：“你们快潜下水去，看看还有些什么东西？”

亲兵们领命，一个个像鸭子一样潜下水，很快，有的手里拿着一枝步枪，或是一条子弹带，

甚至拿着一瓶洋酒浮了上来。有的也空着手，但却连声说：“下面有大家伙！下面有大家伙！”

冯子材见状，就叫过两个没有下水的亲兵，一个去把在别处河边游水的将士全都叫到这里

来，下水去打捞；另一个则沿河找船民要船，驶来这里帮助打捞。

很快，整个河面沸腾起来，光着身子的将士浮浮沉沉，将法军丢弃在河里的军火、粮食、

银钱，甚至有几门新式大炮都捞了上来，湿漉漉地在河边堆成一座小山。

翌日一早，正当冯子材准备步出中军营帐，前去河边察看打捞情况时，蒙大就带着一个身

穿越南官服，年约四十余岁的人进来拜见。一见面，这人就拜伏地上，哭泣哀求：“冯大人，

快拯救越民出水火吧！”

冯子材认得，这人名叫黄廷金，五年前，当冯子材奉命率军入越剿捕李扬才时，他是谅山

省的一个县令，带着民伕来给清军当差，从而得以拜识冯子材。现在，他已升任谅山省布政使，

当法军侵犯北圻时，他不愿当亡国奴，就协助援越桂军，出面筹办粮秣，征集民伕等。法军攻

占谅山，桂军退走后，他成了法军通缉的对象，一直躲藏在民间，组织抗法武装，坚持抗法斗

争。冯子材初到关前隘踏勘时，就听蒙大提到过他，曾叫蒙大代为联络。这次，清军收复谅山，

蒙大就把他找来见冯子材。现在，看到黄廷金的这种情景，冯子材也眼睛发潮，趋前扶起他说：

“我们不是来了吗！”

黄廷金向南方指了指说：“北宁、河内的子民都度日如年，似天旱盼望虹霓一样盼着天朝

大军前去解救呢！”

冯子材连连答应：“百姓受苦了，我军这就前去，这就前去！”

黄廷金万分感激地说：“这就好了！百姓到时一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大军何时启程，

下官愿效前驱！”

冯子材问：“你手下现在共有多少人马？”

黄廷金面露愧色说：“越南官民中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比比皆是，奈何无将无械，无粮无饷，

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仅恃竹枪白梃，实难敌枪炮精利的法虏，故时聚时散，终无成就。”

冯子材微露失望的神色，他严肃地问黄廷金：“如我军助以饷械，你兵能战否？”

黄廷金肯定地答道：“能！”

冯子材说：“那你快去点齐人马，前来谅山省城集结，按人发给饷械，跟随大军作战。”

黄廷金应道：“下官遵命！”

送走了黄廷金，都启模又引来一个客人，这人也有四十余岁，穿着中国的服饰，一见面，

他就诚惶诚恐地跪倒在冯子材面前：“大帅，请恕小的死罪！”



冯子材有点手足无措了，望着都启模问：“这是谁呀？”

都启模含笑答道：“您认认看。”

等那人抬起头来，冯子材费劲地端详了半天，才惊叫起来：“这不是李二吗？”原来，冯

子材任广西提督时，麾下有两员骁将是两兄弟，大哥名叫李扬才，官至记名总兵，弟弟叫李二，

官至参将，祖籍灵山县，与冯子材算是同乡，颇得信任。当刘坤一等排挤冯子材时，李氏兄弟

也受牵累去职，后因无以为生，遂愤而反出越南。冯子材奉命入越剿捕，擒斩李扬才，李二却

侥幸逃脱。他化装混入旅越华人之中，在北圻一带经商谋生。法军并吞北圻后，已定居河内的

李二不忍法军的肆虐，就暗中联络旧日伙伴，密谋在河内起事。但势孤力单，未敢轻举妄动。

这次，闻知冯子材领兵抗法，李二就想前来联络，又怕冯子材未忘前嫌，只得先走都启模的路

子，经都启模从中斡旋，冯子材答应与他悄悄一见。

李二见冯子材还认得他，悲喜交集地说：“小的以前误入歧途，还望大人宽恕！”

冯子材宽容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国难当头，凡我子民，理应同仇敌忾，共逐法

虏才是。”

李二慨然道：“小的早有此志，可惜未能遂愿罢了。”

冯子材问道：“你手下现有多少人马？”

李二道：“法虏占踞河城后，视华人如同囚犯，动辄没收家产，捉人入官，以致华人惶惶

终日，无以为生，咸怀愤恨，意欲一拼。小的已暗中联络得三千余人，只待大军攻下北宁，进

逼河城，即可举事响应。”

冯子材边听边点头，高兴地说：“如此甚好！”

李二问：“不知大军何时进取河城？”

冯子材答道：“大军数日内即能成行，你且回河城，多联络各方志士，大军进逼河城之日，

我将遣蒙大潜往河城找你。”

二月十五日，盼望已久的潘鼎新终于赶到谅山，冯子材和苏元春赶紧前去参见。这时的潘

鼎新虽然风尘仆仆，但已没有往日那种委顿颓废的神情了，一见面，就满脸春风地对他们二人

说：“二位将军力克强敌，收复失地，大振军威，震慑敌胆，真是劳苦功高，勋劳卓著，本部

院已电奏朝廷请功，不日当有好音传到。”

冯子材和苏元春道过谢后，便与潘鼎新谈起追击法军的事情。这时，前敌捷报频传，梁有

才、冯绍珠已先后收复百里外的观音桥和屯梅，陈嘉则收复了委街、山庄，逼近谷松了。

潘鼎新听完，就说道：“事既如此，分兵之势已成，自应两路追击为是，可仍由萃军、勤

军向郎甲一路，桂军、楚军、鄂军向船头一路。不过，两路人马要随时联络，如一路受阻，另

一路即应援救，不得再如以前那样误事。”

冯子材和苏元春连连点头，接着，又向潘鼎新请示出兵日期。

潘鼎新脸有难色地说：“法虏此时如同惊弓之鸟，照理我军应乘胜追击，越快越好才是。

奈何路途遥远，粮草辎重运送不及，一有缺乏，前敌顿成饥军，不待敌攻，即已自溃，还须筹



划万全，方能不致贻误。”潘鼎新顾虑的也是事实，从越南的北宁、谅山及至中国境内的凭祥、

龙州，由于大军连年驻扎，战事不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秣缺乏，百物腾贵。长期以来，

边军供给，全靠内地艰难运送到龙州转运。如再追击下来，补给线更长，加上道路难行，需靠

人挑马驮，很难满足需要。潘鼎新迟迟未能赶来谅山，就是在后路安排转运的缘故。

正议论间，一个亲兵进来报告：“圣旨到！”

潘鼎新高兴地对二人说：“可能是朝廷下旨嘉奖二位将军了！快备香案迎接！”

香案备好，由李秉衡手下的一个差官捧旨宣读，这是二月初八朝廷颁下的电旨：

谕：关外官军上年十二月及本年正月间迭次挫失，巡抚潘鼎新身为统帅，虽经亲

临前敌，并受枪伤，惟未能策励诸军力图堵御，实属调度乖方，潘鼎新即行革职。苏

元春屡著战功，任事勇往，著督办广西军务。广西巡抚，著李秉衡暂行护理。

潘鼎新乍闻旨意，犹如晴天霹雳，顿时脸色苍白，两腿发抖，浑身软瘫，几乎跌倒地上，

幸亏在旁亲兵赶快上前搀扶，才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但整个人像老了十岁一样变得憔悴衰弱，

原先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情已荡然无存。冯子材在一旁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和潘鼎新

相处不久，开始时还不甚融洽，但在筹划关前隘之战时，如无潘鼎新的处处配合，整个战事也

不会如此顺利，何况当激战时，潘鼎新还亲自率队赴援，就更是难能可贵。想到这里，他对潘

鼎新充满了同情：“潘大人也真倒霉，打了胜仗却落个革职处分。”

苏元春跟随潘鼎新的时间较长，而且得到潘鼎新的特别信任和提拔，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就由一个记名提督升到今天的地位，所以对潘鼎新感情较深。看到潘鼎新的这副惨相，他不但

没有丝毫升官的喜悦，反而惊慌失措地上前帮忙搀扶潘鼎新，嘴里语无伦次地说：“这是怎么

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潘鼎新是淮系的重要成员，在中法战争中，淮系头子李鸿章因为主持对法交涉失败，

遭到朝廷传旨申饬的处分，另一淮系重要成员张树声又受北宁战败的牵连被革职处分，因此，

淮系势力遭到重大的挫折。这时，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他深受朝廷的信任，并有意与李鸿章

分庭抗礼，加上湘军出身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又怀有浓重的派系门户之见，二人臭味相投，就有

意无意地为难潘鼎新。如张之洞在赴任之始，就在桂军中物色人员监视潘鼎新，利用各种借口

调走潘鼎新部下的将领等等。二月初六，他抓住杨玉科战死，桂军在谅山和镇南关连遭败挫的

机会，和彭玉麟联衔密奏清政府，攻讦潘鼎新不能胜任广西巡抚和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重任，

要求清政府免去潘鼎新的职务，清政府纳奏，于初八下旨。但由于当时通讯落后，这道电旨迟

至十五日才送达潘鼎新手中，于是上演了一场打胜仗后遭革职的闹剧。

这时，潘鼎新已从最初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他泪眼婆娑，声音哽咽地对冯子材和苏元

春说：“老朽无能，一载徒劳，无裨时局。谅山一役，得失分明，朝廷仅予罢归，俾得生还故

里，天恩高厚，图报无由。毁誉听之于人，是非断之于己，悠悠之口，何与身心？二位将军锐

志勋名，备历艰险，浴血奋战，百折不回，万望矢志不渝，再接再励，边关安危，全寄托在二

位身上了。”



苏元春见状，悲从中来，忍不住暗自垂泪。冯子材心里也不好受，但在纷乱之中，他却想

起一件事，于是追问潘鼎新：“潘大人，我们刚才商议追击法军一事可怎么办？”

潘鼎新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老朽无职无权，此事已不容置喙了！”

冯子材心中一急：“莫非就此罢了不成……”

未待潘鼎新回答，站在一旁的差官就用一副公事公办的冷漠语气催促道：“潘大人，李护

抚正等着您回海村交卸呢！”

潘鼎新闻言，面如死灰，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一言不发，转身就跟差官走了出去。望着他

远去的背影，冯子材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弄不好，追击法虏一事就会泡汤了！”

冯子材的预感并非全无道理。

苏元春奉旨升为督办，然而他的资历太浅，不但远不及同治元年即任广西提督的冯子材，

也比不上同治四年即授福建布政使的王德榜，仅与王孝祺诸将相若。因而诸将有所不服，王德

榜甚至托病，丢下军队回龙州就医。苏元春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军事上除了遵循潘鼎新

定下的分兵追击方案外，并不敢大胆放手指挥战事。倒是冯子材侦悉法军援兵将至，深知法军

如果反击，必将集中兵力进攻一路，而清军兵分力单，恐难抵敌，如能得胜固佳，倘若再败，

未易收拾。因此极力主张苏元春，应趁法军惊魂未定，立足未稳，及早出击，机不可失，守不

足恃。等萃军攻下郎甲，桂军攻下船头后，及时合兵一路，再长驱直取北宁。为此，在得到张

之洞的支持后，他曾派蒙大叫李二潜入北宁城待机策应，答应在收复北宁后，赏银十万两，保

举三品官。苏元春听从冯子材的意见，答应及早出兵追击法军，但后路辎重粮草却迟迟运送不

来，原来主管后路转运的潘鼎新和李秉衡都忙于交接职务，无暇顾及，对于前敌的催促，李秉

衡只轻描淡写地答复：“似宜布置妥协，再图进取。”冯子材几次定好出兵日期，都因粮草弹药

不足而被迫改期。

在苦苦等待了十天，潘李二人交接清楚后，辎重粮草才源源运到。二月二十五日，冯子材

与苏元春最后一次商讨今后的联络方法后就准备各自领军分头出击。这时，电报生却送来了张

之洞的急电：“奉二十二日电旨，和约业经签定，三月初一停战，十一日撤兵回境。”原来，法

军在镇南关－谅山大败的消息传到法国首都巴黎后，朝野震动，法国议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弹劾挑起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法国总理茹费理。茹费理被罢免后，法国政府放弃了曾经一

直坚持要中国赔款的无理要求，与中国签约议和。

苏元春大声念完这份电报后，随手就把电报递给冯子材。

当他的目光落在冯子材身上时，差点惊呆了，只见冯子材浑身颤抖，胸膛激烈地起伏，飘

忽在胸前的胡子根根翘起。再往他的脸上看去，冯子材的脸色铁青，鼻孔翕动，喘着粗气，他

突然狂怒地大喊：“难道这么多将士的鲜血都白流了吗？”

听到冯子材的喊声，原来守在帐外等候开拔命令的将弁都拥进帐内。听苏元春说完原委后，

站在最前面的陈嘉激动地朝地上一跪，伸手拉开外衣，露出浑身伤痕的身子，仅剩的一只眼睛

闪动着泪光对着冯子材和苏元春愤愤地叫道：“请二位大人急速上奏朝廷，收回成命，不灭法



虏，尽复失地，誓不罢休！”跟在他后面的王孝祺等诸将也齐刷刷地跪下，大声重复着陈嘉的

要求，显然这些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苏元春手中仍旧抓着那张电报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冯子材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步履

迟缓地走近陈嘉身边，伸手把他扶起，声调沉重地说：“本帮办一定上奏朝廷，力争收回议和

成命！”说完，吩咐电报生取来电报纸摊在桌上，提笔给张之洞写复电：

我胜法败，乘势可平北宁、河内两省，材已有布置，不久可复。祈上奏朝廷，勿

堕法虏奸谋，失此歼敌机会。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

虏可除，越藩可复，后患可免！

写完复电，冯子材吩咐电报生：“速速给我发往两广督署！”然后向苏元春作揖告别：“本

帮办仍照前议，率军往攻郎甲，望督办大人好自为之。”说完，他领着萃、勤二军将弁离去了。

冯子材走后，苏元春马上将事情电告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征询他的处理意见，因为战与

不战，事关重大，他不敢独自作主。第二天，李秉衡便复电苏元春，要他劝止冯子材：

来电谨悉。大势终归于和，今既大胜，敌欲就款，以我兵力足惮也，再胜似无所

加，少挫仍启轻心。望劝冯军门，法实强敌，正可就此整军议和，以竟全功。

苏元春拿着这份电报，内心却极矛盾，他知道将士战意正浓，如果贸然劝止，轻则英名尽

堕，更难服人，重则激起众怒，还恐有不测之祸呢！但如不劝止，再像去年的观音桥之战一样，

战端重开，和约毁弃，上头怪罪下来，他这个督办的责任可不轻呀！他感到左右为难了。

在距离郎甲二十余里的拉木大营，冯子材在众将官的簇拥下，站在临时搭起的阅兵台上，

正在检阅准备出发攻打郎甲的军队：

站在最右边的，是用缴获的大炮新近组建起来的三个炮营，新任炮营督带梁振基浑身披挂，

精神抖擞地站在队伍的前头，队伍旁边停放着用牛拉的二三十门大小不一的大炮，它们中间既

有从淇江中打捞起来的新式西洋大炮，也有从法军仓库找到的笨重铁炮和铜炮（法军缴自清军

的战利品）。冯子材吸取法军步炮结合的先进战术，决定在以后的作战中，也对敌人先用炮轰，

再由步兵发起冲锋。

站在中间的是一字形排开的萃字前后左右四大军，四个督带：冯兆金、麦凤标、杨瑞山，

以及新任左军督带梁有才都横刀跃马，雄赳赳地站在队伍的前面。经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萃

军将士成熟了许多，在他们身上，减少了新兵所特有的散漫拖沓习气，却增添了老兵所常见的

整齐和干练。一部分将士还换上在作战中缴获的法军新式步枪，显得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站在左边的是勤军八营四千人，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由于也装备了缴自法军的大炮和洋

枪，军容显得更加威武雄壮。

在萃、勤二军后面，二万多越南抗法义军分成五大军，站在与萃军军旗相似的旗帜下面，

比起清军来，他们身形更显瘦小单薄，身上穿的仍是长短不一，新旧不同的各式平民服装，大

多数人手中拿的只是竹枪木棒，只有几百人扛上了清军替换下来的土枪，与其说他们是军队，

不如说他们是帮助搬运粮草弹药的民佚更恰当。冯子材当然也不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但能够跟



在队伍后面摇旗呐喊也是好的。

冯子材从探报中得知，法军在郎甲只驻有一千多人，虽然他们坚壁深垒，但郎甲只是一个

类似文渊那样的简陋小镇，估计经不起一阵炮轰即可夷平，因此，冯子材对攻取郎甲信心十足。

他操心更多的，是在攻下郎甲后，如何迅速与攻取船头的苏元春部合军一路，长驱直取北宁，

以报桂军一年前被挫败之仇。

检阅既毕，冯子材作了个“出发”的手势，霎时间全营号角齐鸣，锣鼓喧天，几十头健壮

的水牛拖拉着大炮，在队伍前面缓缓前进，三营炮兵也转过身子，步伐整齐地走上通向郎甲的

道路……

突然，一匹快马飞驰而来，一个亲兵滚下马，向冯子材大声禀报：“大帅，圣旨到！”冯子

材微微皱了皱眉头，深情地望着缓缓开拔的军队，简短地吩咐身边的亲兵：“回营，备香案，

接旨。”

在冯子材的中军营帐里，站在香案前宣旨的赫然是苏元春，他读的是张之洞转达的电旨：

总署二十五日来电，本日奉旨：“撤兵载在津约，现既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

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

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

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且该督前于我军失利时，奏称只可保境坚守，此时得

胜，何又不图收束耶？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电线不到之处，即发急递，如期停

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惟该督是问，钦此！”即转电粤督等。所有云、粤各军

停战撤兵日期，均望恪遵二十二日电旨办理，请李护院速发急递，飞致苏、冯、王、

唐、刘、岑钦遵。

听完宣旨，冯子材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半天不说话。

苏元春焦虑地望着窗外缓缓开拔的军队，心里焦虑不安，思考再三，他大着胆子走近冯子

材身边，讷讷地说：“老前辈，王命难违，还是及早撤军吧！”

冯子材半是无奈半是恼怒地瞪了苏元春一眼，心情难过地转身，有气无力地吩咐亲兵说：

“传我命令，全军撤还！”

虽然没能攻下郎甲即撤，却也算是凯旋了，只不过冯子材心里并没有胜利后的那种狂喜，

一连串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感到烦恼和忧愁：

黄廷金等抗法义民闻说清军撤回，不禁凄然恸哭，环跪军营，恳求留驻保护越民。看到清

军去意已决，他们依依不舍，沿途送行，直到清军入关，才挥泪相别。但是，黄廷金临别时的

哀叹声却久久地萦绕冯子材的耳边：“大军撤后，我们怎么办呢？”因为他们已经公开树旗抗

法，一旦法军卷土重来，他们必定会成为法军打击的目标。虽然冯子材尽可能地拨留军火枪械

接济他们，但他知道，对于这样一支由民众自发组成而没有后援的军队，这点军火枪械并不能

从根本改变他们的命运，在法军的追剿下，等待他们的只是失败和死亡的悲惨结局。为此，冯

子材曾发出慨叹：“此等义士，必受法害，一再思之，诚堪悯惜！”



从观音桥以至关前隘，沿途不时可见累累万人巨冢，这也使冯子材触目惊心，感慨万分。

从光绪八年初，广西边军即入越抗法，到光绪十年，潘鼎新、王德榜等又率湘淮及各省援军出

关远征，除在历次作战阵亡外，因为水土既不相习，兼值淫雨过甚，天气骤暖骤寒，瘴疠加降；

又逼临前敌，长期居住地营以避敌炮，再复蒸受暑湿，以致疫气盛行，死亡枕藉，竟有一营人

不数日而死亡一空的，以至无棺可敛，掘地为巨坑，累叠群尸掩埋，前后死者不下二三万人。

想到这些士兵致力戎行，荷戈远役，惨遭毒沴，殒命累累，荒垄寒磷，委骨异域。而法败既不

能追，越南又终不能保，士卒浴血奋战，全成徒劳，这使冯子材深感作为前敌将帅，无颜面对

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

龙州百姓知道萃、勤二军凯旋归来，都十分高兴。他们推荐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远出三十里

外去迎接，在全城满街扎花，搭造戏台演戏欢迎大军，还造了许多万民伞送给冯子材。清政府

赏给冯子材太子少保衔，并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冯兆金、杨瑞山以总兵记名，

冯绍珠、梁振基升为副将，刘积璠、麦凤标以参将补用，陈之瑞以游击补用，黄秀玲以都司补

用，陈江志、杨树勋以守备补用，冯相荣、冯相华、刘汝奇均以知府补用。但是，这一切都不

能完全消除冯子材内心的不安。

张之洞和彭玉麟也体会到冯子材的处境，就借口法军有窜扰北海的动向，上奏清政府，请

将冯子材调防钦廉，不归苏元春调度节制，清政府准奏，让冯子材督办广东钦廉防务。冯子材

奉命，立即率领萃军返回钦州。

知道冯子材胜利班师回到钦州，远在广州的彭玉麟专程派人给他送上贺诗一首，表彰他破

敌卫国的功勋：

日南荒徼阵云开，喜得将军破敌来。

扫荡妖氛摧败叶，惊寒逆胆夺屯梅。

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

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钦州名士张秉铨，曾在广西以通判候补，耳闻目睹法军的残暴以及徐延旭等人的腐败无能，

丧师辱国。对于冯子材率领萃军取得关前隘大捷，大败法军的功劳，他感到欢欣鼓舞，兴奋之

余，他在亲朋欢宴冯子材的筵席上，大声朗诵了新撰长诗《贺冯萃帅凯旋作》，极力褒扬冯子

材，其中，用热情洋溢的诗句，铺陈渲染了冯子材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的伟大功绩：

不歼此虏非丈夫，气愤风云投袂作。

椎牛誓众仍出关，破釜沉舟逼谅山。

邃穴千寻盘地底，天梯下道舞云间。

太山未足岳家比，岳家军乃有二子。

短衣草履齐督师，大呼杀贼持矛起。

疲兵再战一当千，万人感奋威震天！

夺回东岭破三垒，丰功远轶马文渊。



如霆如雷复如电，炮烟瞢腾看不见。

但闻肉雨扑征衣，时觉血花飞满面。

连宵苦战不闻金，枕藉尸填巨港平。

群酋存者戴头走，前军笳吹报收城。

南人鼓舞咸嗟叹，数十年来无此战。

献果焚香夹道迎，痛饮黄龙何足算。

澎湖镇海檄正飞，宣光鏖战大震威。

先声所至各奔溃，三处孤军尽解围。

我公破竹麾前进，虏计已穷来请命。

捣巢誓欲报擒渠，扫穴时犹筹借箸。

眼看露布快书勋，勤劳不愧真将军！

谁秉当轴遽议和？自割藩篱许盟聘。


